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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飞来峰石窟造像始于五代吴越国 , 北宋时

已初具规模 ,元初发展到极盛 ,明代仍有零星雕作 ,

是我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之一。飞来峰的元代造

像不仅体量较大 ,雕制精美 ,时代特征鲜明 , 而且留

下了一批宝贵的造像题记 ,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。

本文考述了此前研究中有所忽视的两则僧官题记 ,

并利用都总统所成员在飞来峰的造像题记等资料

对元代显赫一时的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以及元

代飞来峰龙泓洞两洞口外造像的开造顺序问题展

开探讨。

一、都总统所郭经历在飞来峰的题记及造像

两题记均刻于飞来峰东南麓的龙泓洞外 , 龙泓

洞系经人工平整的天然石灰岩溶洞 , 洞内雕有元代

观音像 ,故也称观音洞。洞外悬崖是元代造像分布

最为密集的区域,靠近路口的东洞口外现存造像 12

尊,面溪的西洞口外凿像 7尊,两洞口外还各存一空

龛。东洞口正上方距地面高 6米处峭壁开有第 39号

立佛龛[1]( 图一) ,龛外缘左侧上方[2]有一块高 111、宽

126厘米的长方形石刻。石刻表面因风化而显斑驳,

依稀可辨有两行文字( 图二) :

“至元二十四年岁次丁亥三月十五□□□ \功德

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经历郭□□建”[3]

铭文未言做何功德,但从崖面位置看 ,当指开造

第 39号佛龛这件事。龙泓洞西洞口外第 53号金刚

萨埵龛上方石刻中的汉文题铭:“至元二十五年八月

□日功德主石僧录液沙里兼赞”[4] ,亦简洁地只纪年

号与功德主的职衔与姓名,因为题铭就在造像近旁,

此功德除施造佛像外,难以另做解释。第 39龛为尖

拱形龛 ,龛高近 4 米 ,如来作近乎圆雕的高浮雕 , 面

相丰圆,神采奕奕,头顶馒头形肉髻,髻中现宝珠,左

手当胸曲大拇指竖余四指结印,右手下垂结与愿印,

敞胸披袈裟 ,下裙于胸腹前束带 , 足踏双莲 , 身后有

素面圆形头光,衣褶宽厚而流畅,是一龛典型的汉传

佛教造像( 图三) 。

龙泓洞东洞的洞楣,靠近第 40龛的右侧外缘有

摩崖碑( 图一) , 碑高 105 厘米、宽 165 厘米 , 距地面

3.5米。碑正中有三个极为模糊的大团块磨痕,左下

部刻“金华王庭书”五字,字迹风化甚重,右端铭文两

行( 图四) :

“至元二十四年岁次丁亥三月( 后沥) \功德主江

淮诸路释教都 总 统所经历郭”

因碑的右端被凿一槽,以至第一行“月”字之后

的石刻面及后一行中“都总统”三字的一部分被毁。

该铭文志书有所辑录 ,刊于清康熙十一年( 1672年)

的《武林灵隐寺志》卷八“碑刻”中述 :“龙泓洞 元江

淮释教都总统所经历郭书”。清倪涛撰《武林石刻记》

卷四“龙泓洞三大字”条记 :“在洞额 , 龙泓洞字大七

飞来峰郭经历造像题记

及相关的元代释教都总统所

赖天兵

图一 第 39、40 龛布局( 右一、二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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寸 ,今已磨灭。右磨崖纵三尺 ,横一尺八寸 , 金华王

庭书五字 ,径一寸五分。右有元江淮释教都总统所

郭□书 , 字径二寸”。清丁敬辑《武林金石记》卷八

“龙泓洞三大字”条 , 除未言字在洞额外 , 其余皆与

《武林石刻记》所记相同。清阮元编《两浙金石志》卷

十四“元释教都总统题名”条录文:“功德主江淮诸路

释教都总统所经历郭(正书下阙 ,字径一寸余), 至元

二十四年岁次丁亥三月( 小楷书下阙在右) 。右在飞

来峰磨崖 , 在宋王庭书龙泓洞三字之左 , 疑亦造像

题名⋯⋯。”或因石刻文字没有直接点出造像之事,

志书中多将其中的郭经历题铭当作洞名的题款 , 故

此题铭的实际意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未被关

注[5]。

事实上 ,龙泓洞这方石刻包含两个互不相干的

内容。其一为龙泓洞的题名,占据主体位置,石刻正

中模糊的三个大团块应为原来“龙泓洞”三字之所

在,“金华王庭书”系所题洞名的落款[6]。

其二为元代郭姓经历的题铭 , 两者分居石刻的

不同区域。由于摩崖碑紧贴本龛,估计元代第 40龛

的开造者就近利用前朝磨制好的石碑 , 在其右端刻

上年月与施主的职衔、姓氏。第 40龛为典型的藏传

佛教题材造像, 龛内三像现仅存中尊四臂观音 ( 图

五) , 有观点认为毁去的两尊应为六字大明母与持

宝菩萨[7]。

很明显, 飞来峰龙泓洞的第 39、40 龛的施造者

系同一人 ,即时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经历的郭

氏 , 两龛四尊造像均完成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

( 1287年) 三月,说明了该僧官供养人财力的雄厚。

二、相关的元代诸路释教都总统所

第 39、40龛的像主郭氏, 是元初江淮僧务机构

中的一位官员。元代的僧官制度有沿袭金朝旧制的

一面 ,如设僧录司、僧正司与都纲司等 , 同时又增设

了新的机构,如总制院( 1264年设立, 1288年改称宣

政院) 、行宣政院与广教总管府等。本文两题记所录

的“诸路释教都总统所”正是元朝政府专设的一级地

方性佛教事务管理机构 , 后世文献常称其为总统

图二 第 39 龛题记
图三 第 39 龛立佛

(《中国石窟雕塑全集》卷 10,图版 62)

图四 题记所在石刻之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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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[8] 。江淮地区这一佛教事务管理机构的初设,史

籍上没有明确记载 ,但《元史》卷九《世祖六》至元十

四年二月丁亥条曰“诏以僧亢吉祥、怜真加、加瓦并

为江南总摄 ,掌释教 ,除僧租赋 ,禁扰寺宇者”, 据此

推断机构设于元军入南宋临安府 ( 今浙江杭州) 的

次年———至元十四年( 1277年) 二月 ,成立之初任命

的机构长官有亢吉祥、怜真加( 即杨琏真伽 , 号永福

大师 , 族属西夏党项 [9]) 、加瓦(似为藏文 rgyal- ba- pa

的音译,亦作加瓦巴)三人。其中后两位无疑属色目

人 , 第一位亢吉祥也非江南僧人 , 很可能来自较早

归属蒙元的中原地区。这三名僧官的任命 , 意味着

元世祖忽必烈对可能受到前宋残余势力影响的江

南佛教界心存疑虑,希冀防患于未然。

“诸路释教都总统所”或“诸路释教都总摄所”[10]

的建制与职官史载不详。结合《元史》卷二十四《仁

宗一》至大四年“二月丁卯 ,⋯⋯罢总统所及各处僧

录、僧正、都纲司 ,凡僧人诉讼 ,悉归有司”的记载分

析 ,该机构为僧录司的上级 ,一般统管数路、十数路

乃至数十路不等的行政区域内的佛教事务 ;其下级

机构依次为僧录司( 设在路或府一级行政) 、僧正司

( 设在州一级行政) 与都纲司( 设在县一级行政) [11]。

释教都总统所或都总摄所的上级则为统领全国释

教的总制院( 后为宣政院) 。

刊造于杭州余杭县白云宗普宁寺的《普宁藏》

之《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可思议境界普贤菩萨行愿

品》卷尾刊经题记曰 :“⋯⋯又蒙江淮诸路释教都总

摄所护念,准给文凭 ,转呈檐巴上师引觐,皇帝颁降

圣旨,护持宗门作成胜事⋯⋯。仍赞大元帝师、大元

国师、檐巴上师、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扶宗弘教大

师、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永福大师 ,大阐宗乘 , 同增

福算。⋯⋯宣授浙西道杭州等路白云宗僧录、南山

普宁寺住持传三乘教九世孙慧照大师沙门道安谨

愿。时至元十六年己卯十二月吉日拜书[12]。”

这篇由藏经经板雕造的主持者、杭州南山普宁

寺住持、白云宗主道安( 号慧照大师) 的刊经题记作

于至元十六年( 1279年) 十二月,它表明本文题记所

涉的僧务机构 , 在其早期称“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

所”,此时机构的长官称( 江淮诸路释教) 都总摄 , 而

非都总统或《元史》卷九中所说的江南总摄 , 在都总

摄所设立后不久 , 杭州也设立了白云宗僧录司 , 用

来管理华严宗之一派———白云宗的宗教事务。全力

支持白云宗启动《普宁藏》大藏的开造 , 是本文所考

机构在其前期( 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时期) 所做

的一大事项[13]。

《元典章》卷三十三《礼部六·释教》记 :“至元二

十三年二月初三日,江淮释教德摄所( 德摄所系总摄

所之误———引者注) 钦奉圣旨节该,⋯⋯[14]”。这说明

在至元二十三年( 1286 年) 二月本文所考机构仍称

“总摄所 ”。据飞来峰第 39、40 号造像题记 ,至迟于

至元二十四年三月 ,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已改为

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, 至元二十五年三月飞来峰

摩崖题记中出现的永福大师( 杨琏真伽) 职衔便为宣

授“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”[15]。机构设置之初三位长

官之一的杨琏真伽应当就在这次机构转换时———至

元二十三年二月到二十四年三月之间———迁都总统

职[16], 由飞来峰第 92龛造像题记:“总统所董□祥特

发诚心,施财命工刊造观音圣像,⋯⋯大元戊子三月

吉日[17]”。可知在至元二十四年( 1288年) 以后,确有

将“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”这一僧务机构简称为

“总统所”的情形。“都总摄所”转为“都总统所”,意味

着机构声望与势力的稳步提升, 表明忽必烈对机构

成立以来之作为的肯定与支持[18]。

前揭藏经经卷至元二十七年( 1290 年) 十月白

云宗僧录、大普宁寺住持如志题记的末尾列刊造《普

宁藏》的劝缘者[19],从列于最后的为都总统所僧官名

衔知 ,此时亢吉祥( 题记中作行吉祥) 与加瓦的职衔

图五 第 40 龛四臂观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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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为最初授予的都总摄职 , 杨琏真伽则成为都总

统 ;都总统所内长官以下的官员 , 除造像题记所铭

首领官郭姓经历外 ,还设有提控与主事二职 [20]。经

历、提控与主事均是总统所正官以下的首领官 , 其

中经历的权位最高[21]。

至元二十八年( 1291 年) 九月 ,元廷在江南设立

了中央宣政院的派出机构———行宣政院 , 自此形成

总统所与行宣政院僧俗两套班子同管江南佛教事

务的局面[22]。因杨琏真伽系桑哥党羽,加之在江南有

种种不法行径 , 故至元二十八年桑哥倒台后 , 冬十

月己丑,杨琏真伽丢失官位,并受到清算[23]。尽管省、

台诸臣要求严惩不贷 ,但因杨琏真伽是元世祖忽必

烈的宗教政策在江南的忠实执行者 , 故次年三月 ,

杨氏被忽必烈赦免,先前被没收的土田、人口也得以

返还[24]。根据飞来峰呼猿洞造像题记,至元二十九年

七月仲秋 ,杨琏真伽已官复原职 [25]。 但杨氏的复职

系回光返照 ,未见有至元二十九年七月仲秋后杨琏

真伽活动的记载与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官署名

的出现 ,杨氏最终失势与他的不法行为激起深重的

江南民怨直接相关[26]。

书于元贞二年( 1296 年) 的《重阳洞林寺藏经

记》载 , 临济宗僧雪堂大禅师 , 在至元三十年( 1293

年) 被“诏授江淮、福建、隆兴等处释教总统 , 力辞不

就。”[27]推断在至元三十年间,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

所改为“江淮等处释教总统所”, 机构长官为总统而

非原来的都总统 , 机构地位有所下降 , 此时杨氏应

已去职[28]。此后,由于江南的佛教管理体系有机构重

叠、人浮于事以及僧官风纪颓坏等一系列弊端 , 朝

廷接受了南下任江淮等处释教总统职( 后又任福建

等处释教总统) 的元代著名译经家、藏传佛教学问

僧沙罗巴( 1259—1314 年) [29]的建议 , 于成宗大德三

年( 1299年) 五月撤罢了江南各地的释教总统所[30]。

在经历了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、江淮诸路释教都

总统所与江淮等处释教总统所这三个阶段后 , 本地

区的释教总统所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[31]。自此,江

浙、福建、江西等地由总统所僧官掌控的佛教事务

最高管理权全部让给了由俗人组成的行宣政院。

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或江淮等处释教总统

所的管辖范围大致与江淮行省 ( 后改为江浙行省)

的疆域相当。总统所所治何地,文献无明确记载,但

由于杨琏真伽任上的大部分活动都发生在杭州及

杭州系前朝都城的特殊地位 ,该所在比较长的一段

时间内设在杭州当属可能。

释教都总统所所对应的行政辖区问题迄今未见

相关讨论, 本文以为在行省设总统所应具有一定的

普遍性,除江淮与福建外,设总统所的还有江西行省

( 即隆兴省) 、西夏( 甘肃) 行省[32],陕西四川行省则可

能设总摄所,后来似升为总统所[33]。中书省所属腹里

地区恐也设释教都总统所( 大都路都僧录司 [34]是它

的下属) ,与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行吉祥一起参加汉

藏大藏对勘的正宗弘教大师合台萨里 ( 又作乞台萨

里) 当为机构的长官[35]。

三、龙泓洞区两洞口

外凿像的顺序与飞来峰造像的僧官施主

元代杭州对后世颇具影响的两大佛教功德———

余杭县白云宗大普宁寺刊造的《普宁藏》与灵隐飞来

峰元代造像———都与本文讨论的僧务机构有一定的

关系。作为飞来峰元代造像最为密集的龙泓洞区 ,

原先所知纪年造像有西洞口外至元二十五年施造的

第 53 龛金刚萨埵、至元二十八年僧永□施造的第

57龛无量寿佛[36]。今知东洞口外亦存第 39、40两龛

纪年造像, 且由总统所官员所造。从东洞口外山崖

立面高而宽阔,且面向路口,是最先映入去灵隐寺朝

觐者眼帘的一堵高崖, 结合上述四条造像题记的纪

年,推测龙泓洞洞外的崖壁,东洞口外应稍早于西洞

口外凿像。

此前所知在飞来峰施造多龛佛像的元代功德

主, 有杨琏真伽都总统与行宣政院杨院使两位 : 前

者在至元二十六年( 1289 年) 至元二十九年分别施

造了第 89龛无量寿佛与第 98龛西方三圣; 后者则

在至元二十九年七月与九月分别施造了第 75 龛多

闻天王与第 99龛无量寿、文殊与救度母三尊。本文

所揭题记表明, 总统所郭经历是又一位多龛佛像的

施主。上述三位功德主施造的佛像, 均为单尊龛与

三尊龛各居其一。在这三人中以郭氏的功德行为时

间最早,且惟有郭经历的两龛造像为同时建成。

飞来峰元代造像是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造像

于一崖的大规模造像群。江淮以南本无藏传佛教 ,

元初藏传佛教及其造型艺术在杭州及其周边地区及

迅速流播,与本文所考僧务机构的设立,机构成员的

走马上任直接相关。现存造像龛中, 有明确造像题

记,由总统所成员施造的佛像共有 5龛 9尊( 包括的

第 40龛内已毁的两尊) ,由总统所下辖的杭州路、平

江路僧录司官员施造的佛像有 3 龛 7 尊 [37]。郭经历

施造的四臂观音三尊龛与杨都总统施造的无量寿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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龛总体属藏传佛教系统 ,杨总统施造的西方三圣龛

与郭经历施造的如来立像龛属汉传佛教样式。在两

位总统所官员所施造佛龛中 ,藏、汉艺术平分秋色 ,

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初江南中心地区的佛教

艺术创作 , 藏传与汉传两种样式共存与并重的趋

向 ,这种趋向在《普宁藏》佛经插画中同样有显著体

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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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和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研究 , 或许都有所帮

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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